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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

第 一 章

最后一辆装甲车早已在半夜时分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到了

车库。月亮照在车窗子上，光线轻柔，这月光照在床上就像

是在床上铺了一块江蓝色的被单。房间里月光照不到的地方

变得昏，台灯在墙角那儿的桌子上投下一圈亮光。

丽达把头低着，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。她用那

支细细的铅笔写道：

缘月圆源日

我又想把一些印象写下来，前面又是大段的原因，一个

半月来一个字都没写，只好让它画着大段空白了。

怎么挤得出时间来记日记呢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才能

动笔。一点儿都不想睡。谢加尔同志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

作了，大家知道后都很舍不得他，他确实是我们的好同志。

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珍贵，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。他这

一走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办不下去了。昨天，我们就

在谢加尔那儿检查那些“辅导对象”的学习成绩直到半夜。

阿基姆———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了，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

处处长图夫塔也来了。我很讨厌这个人，他是那么自以为

是，还以为自己有多博学多才呢！谢加尔非常兴奋，脸上红

光焕发，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将图夫塔驳倒了，看来这

两个月的时间还真没白费。保尔的学习效果那么好，可见以

前在他身上下的功夫还是值得的。听说朱赫来就要到军区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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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处来工作了，可不知道他为什么调动。

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保尔托付给我。

他说：“我起了个头儿，你就坚持下去吧。千万不要中

途放弃，丽达，你与保尔都有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。这

个小伙子至今还未摆脱他的盲目性，仍是靠着强烈的感情在

生活。他往往会因为这些旋风式的感情多走弯路，凭我的了

解，我相信你，丽达，可以成为他最合适的指导员，希望你

能成功。我到莫斯科之后，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写信。”

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也来了，他，

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了。

明天杜巴瓦就要带保尔来我这儿学习了。杜巴瓦呢，他

是个中等个头，体格强健，肌肉发达的年轻人，他于 员怨员愿
年入团，员怨圆园年入党。上次有三个委员因为加入“圆人反对

派”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，杜巴瓦就是其中之一。教杜巴

瓦学习是件很麻烦的事儿。每天他都会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

题来打乱我的计划，他还常常与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发生

争论。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，他就不断地打量奥莉加，从

头到脚，说：“我的老妈妈，你的军装可不齐整啊！马裤、

马刺、布袋衣帽和马刀还缺着呢！你穿得真是不伦不类！”

奥莉加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只能充当和事佬。不过

杜巴瓦像是保尔的朋友。

困了，那么就写到这里吧，我该去睡觉了。

太阳炙烤得大地昏昏欲睡。在太阳的暴晒下，车站天桥

上的铁栏杆变得火烫。人们也被烤得没有精神，无精打采地

慢慢地挪上天桥。他们不是游客，而是从铁路工厂区到城里

去的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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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尔就站在天桥的最高一级台阶上，他一眼就看见了丽

达。比保尔早到的她此刻正抬头看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

群呢。

保尔走向丽达，但停下了步子，在离她侧面两三步远的

地方看着她。丽达丝毫没有发现。保尔带着好奇的眼光，默

默地在旁边观察丽达。她穿着条纹衬衫，配蓝布短裙，一件

软软的夹克被她随意地搭在肩上。丽达的头发很蓬松，脸蛋

黑黑的，微仰着头站在那里，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不自觉地

眯缝着两眼。这是保尔第一次以这样的目光注视丽达———他

的老师与朋友，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仅是团省委的

委员，而且⋯⋯不过他在觉察到自己这种“邪念”后，立刻

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，于是他赶紧与丽达打招呼：

“丽达，我看了你一小时了，可你却没有看到我。我们

快走吧，火车都进站了。”

他们两人就向站台的入口处走去。

就在昨天，省委决定让丽达作为省委的代表出席一个县

的团代会，而且让保尔陪她一块儿去，以协助她。他们一定

得在今天就坐车出发，但这时去有困难。因为车次很少，发

车、进车站被一个五人小组节制，他们掌握全权。所有的出

入口都被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员把持住了。列车上拥挤不

堪，只有十分之一急于坐车的人能够坐车离开，没有人愿意

等下一趟，如果运气不好，这一等就要再多耗好几天。于是

检票口涌满了旅客，都想挤上绿车厢。车站在这些日子里被

人们围了好多层，水泄不通，人们甚至常常为此扭打起来。

尽管保尔和丽达拼命往前挤，他们还是进不了站台。

这里的每一个出入通道保尔都非常熟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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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带着丽达穿过行李房，到了站台。他们费尽周折，这

才挤到了四号车厢的门口，车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堆人，只见

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正在阻拦人群，苦口婆心地规

劝：

“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车厢里早已全满了。车厢之间

的连接处和车顶上，按规定是不准站人的。”

人们还是向他拼命挤去，如同疯了一般。他们还边挤边

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的乘车证伸到鼻子前看了看。人们

在每节车厢的门前咒骂、叫喊、挤撞。这使保尔明白，这次

如果按常规等的话，他们就压根别想再乘上这趟车了，但是

他与丽达又是非上不可，否则团代表会就没法开了。

保尔想出了个计划，把丽达叫到一边，说给她听：让保

尔先挤进车厢，然后他再打开车窗，丽达呢，就从窗口被他

拉进去，现在只能这么办了。

“你的皮夹克递给我，现在它可比证件有用多了。”

保尔把她的皮夹克穿在身上，又在皮夹克的口袋里装上

了手枪，他还有心让手枪的枪柄穗儿露在外面，他将食品旅

行袋放在丽达的脚边，就一个人向车厢走去了，他一把推开

旅客，毫不客气地伸手抓住了车门的把手。

“喂，同志，你想干嘛？”

保尔回过头看了看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。

“我是军区特勤处派来检查上车的人是否持有五人小组

发的乘车证的。”保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他，不容人怀

疑他的权力。

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他的口袋，拿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，

只好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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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吧，你就挤上去检查吧。”

保尔就这样用手臂撞，用肩膀顶，用拳头打，这才往里

头挤了进去。甚至有时，他到了不得已，只能斜空着身子，

抓住上层的铺位，踩着别人的肩头过去。他终于在一片骂声

中挤到了车厢的中央。

保尔从上往下踩，一下子就踩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。他

被那胖女人大骂道：“你这个挨千刀的，不知道脚放哪儿了

吗？”这个胖女人，至少有七普特重，只得勉强挤靠在下铺

的边缘。一只装黄油的铁桶还被她夹在两腿之间。几乎所有

的铺位都被这类铁桶、板箱、竹筐塞满了。人们在闷热的车

厢里简直要窒息了。

保尔假装没听见胖女人说的脏话，问她：

“这位女公民，请你出示乘车证。”

胖女人瞪了一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，反问：“什

么？”

这时，上铺另一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探出头，扯开嗓门就

喊：

“瓦西卡，这臭小子哪儿来的？让他滚到一边儿去！”

在保尔的头顶上传来瓦西卡的应声，他是个身高体壮，

胸脯上全是毛的小伙子，他瞪着保尔，两眼如牛眼一般。

“你盯着人家妇女干什么？查什么票？”

又有八条腿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了下来。这些腿的主人勾

肩搭背地坐在一起，嘴里还吃着葵花籽。很明显，他们是一

群常在铁路上贩食的投机商。保尔也顾不上他们了，他首要

的任务是把丽达弄进车厢。

“这个箱子是谁的？”他指着车厢边的小板箱，向一个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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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较大的铁路工人问道。

工人指了指那双穿着褐色长袜的粗腿说：“这个女人

的。”

要把窗子打开，就一定要把这个碍手碍脚的小板箱挪

开，于是保尔就将小板箱抬了起来，递给那个女人。

“女公民，请你先拿着，我要先开一下窗。”

塌鼻子女人一见保尔把东西搁到她的膝盖上，就立刻开

始尖叫：“你怎么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呢？”

“莫季卡，这个臭小子在胡闹，你看到了吗？”她回转

头，对身旁的人说，那个人坐在上铺，但始终不下来，保尔

被他穿鞋的脚踢了一下。

“喂，快滚开，你这个混蛋！如果你再不识相，乱闹的

话，我就在你身上捅个洞！”

被踢了一脚的保尔没有说话，他打开了车窗，嘴唇紧咬

着。

他低声请求那位铁路工人：“同志，请您稍微腾一下地

方。”

保尔接着移开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铁桶，终于有了一块

小空间，供他站在车窗跟前。这时，正站在车窗外的丽达赶

紧将旅行袋递给他，旅行袋被保尔随手搁在那个双腿夹着铁

桶的胖女人的膝盖上。保尔再一俯身，把丽达的双手抓住，

将她拉进了车厢。这一违章行为被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

了，但幸好他还没来得及制止，丽达就已经到了车厢里边。

那战士只好无奈地骂了一声，走开了。投机商们却在丽达进

车厢后骂得越来越厉害，丽达因此感到十分不好意思。她双

手抓紧上铺的把手，因为没有下脚的地方，她只能站在下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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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边沿上。

谩骂声到处都是，尤其是上铺那个粗嗓门骂得最难听：

“这个混蛋，光自己爬进来不算，竟然又拉了个婊子上

来！”

上面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的尖嗓门在叫嚷。

“莫季卡，把他的鼻梁打断！”

保尔的头险些被那个塌鼻子的女人用小板箱压到。那些

投机商们目光中满是敌意，说话也是流里流气的。这时保尔

已经后悔了，不该让丽达到这节车厢来，但不论如何，已经

走到这一步了，总得先找个地方给她站吧。保尔就对那个叫

莫季卡的人说：

“公民，请你把过道上的口袋挪开，让这位同志站一

下。”

谁料那个人不但没挪，还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，

保尔气极了，他感到右眉上像针扎般地生疼。

“你等着瞧，我回头来找你算帐，流氓！”保尔满怀怒气

地说完这句，脑袋上立刻就又挨了重重的一脚。

“瓦西卡，再打得他厉害些！”旁边的人们怂恿瓦西卡就

好像要放恶狗出去咬人一样。

保尔忍无可忍，终于打出手了，又快又狠。

“你们这群流氓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，是想欺侮人吗？！”

保尔双手用力一撑，人就如脚蹬弹簧一般，蹿上了中铺，他

用拳头猛揍了那个莫季卡的丑脸几下，直打得那混蛋从上铺

栽了下来，倒在站在过道里的几个人身上。

“流氓！你们赶快都给我滚下来！否则我就把你们这些

狗东西全都给毙了！”保尔严厉地向上铺四个人喝道，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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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枪在四人的鼻子跟前晃动着。

局面就在这时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。丽达已经准备

好了，一旦有人打保尔，她就开枪。上铺马上就被腾出来

了，刚才那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早已惶恐地蹿到隔壁的铺位上

去了。

丽达被保尔安排在刚刚空出来的上铺上，只听见保尔低

声嘱咐：

“丽达，你好好等在这儿，我过去找他们算帐。”

“你还要去打架吗？”

保尔被丽达拦住了。

“不会的。我马上就回来。”保尔这么安慰丽达。

保尔又一次打开车窗，跳到站台上，他很快走到了铁路

运输肃反委员会，出现在他的老上级布尔迈斯特的办公桌

前。保尔对布尔迈斯特说完刚才发生的事及车上混乱的情

况，布尔迈斯特下了命令，让四号车厢的全体乘客下车，接

受证件检查。

他抱怨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每次还没有放旅客进站上车

呢，投机商们就早已将车厢坐满了。”

检查组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，他们彻彻底底地将整节车

厢清理了一遍。保尔也照往常的惯例，由始至终帮着他们一

起检查。虽然他已经离开肃反委员会了，但他却时常与那里

的朋友保持联系，更何况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这一职务后，

还将不少优秀的团员输送到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去了呢。保

尔在检查结束后又回到车厢，找到了丽达。此时的车厢又有

了另一班人，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。

一捆捆报纸堆满了铺位，丽达在保尔给她找的上铺一角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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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座位坐了下来。

丽达说：“就这样，我们凑合着坐吧。”

列车开动了。

望向车窗外，就看见那个胖女人坐在一大堆口袋上。她

的身形随着列车的行进，向后退去。

远处传来她的喊声：“曼卡，我的油桶到哪儿去了？”

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十分拥挤狭小的空间内，他们与邻

铺被大捆大捆的报纸隔断了。他们一边兴奋地回想刚才发生

的那段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插曲，一边吃着面包和苹果，吃得

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四只眼睛相对而视，两人会意地笑了起

来。

列车在缓缓地行进，车厢因为超载而不停地摇晃，嘎吱

嘎吱地作响。尤其是每次当列车行驶到钢轨的接头处时，车

厢都会突然地震跳一下。太阳落山了，车厢里也渐渐昏暗起

来，终于深深的夜色遮住了开着的窗户。整个车厢便被黑暗

笼罩起来。

丽达太累了，以致于她头枕着旅行袋就睡了过去。保尔

则垫着两条腿，坐在床铺边上，嘴里抽着烟。他也累极了，

但又真的是找不到可以供他躺下来休息的地方。车窗里吹进

来一股凉爽的夜风。丽达在车身猛地一震后惊醒了。她看见

了保尔吸的烟头的火光，心中想着：“他打算就这样坐到天

亮吧，这肯定是因为他怕挤到我，免得我尴尬。”

丽达与他开玩笑说：“保尔同志，请你彻底抛掉资产阶

级那套虚伪的礼节，躺下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保尔这才在她的身边躺下来，他那早已发麻的双腿这时

才舒服地伸直了。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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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，早些睡吧，你这爱打

架的小伙子。”她很自然地搂了搂她的旅伴，丽达的头发在

不经意间碰到了保尔的脸，至少他这么觉得。

丽达在保尔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因为她是他的战

友与同志，是他在政治上的开路人，当然她终究是个女性，

这是他在车上时才第一次意识到的。因此，他才在丽达的拥

抱下心怦怦地乱跳。她的双唇离得是那么近，保尔能明显地

感觉到那均匀的呼吸，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要贴近那嘴唇的欲

望。但他终究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将这种欲望控制住了。

丽达在黑暗中静静地微笑，他仿佛猜到了保尔的感情。

热恋的欢乐与失去爱人的痛苦，她都曾品尝过，她的爱先后

奉献给了两位布尔什维克。她的这两个亲人也是被白匪军的

子弹相继夺走的：一个是旅长———威风凛凛的军人，一个是

有着一双蓝莹莹眼睛的小伙子。

保尔在车轮声的伴奏下很快就睡着了。直到第二天早

上，他才被一声汽笛的吼叫给惊醒了。

这段日子以来，丽达都是很晚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她

很少打开她的笔记本，偶尔才写几则非常短小的日记。

愿月员员日

省代表大会结束了。哈尔科夫，阿基姆米哈伊拉和另外

一些人都参加了这次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，这些日常工作都

归我负责。杜巴瓦和保尔也都拿到了去团委任职的证件。

自从杜巴瓦担任佩乔拉区的团委书记一职后，他晚上就

再也不来学习了，没办法，他工作实在是太忙。保尔倒是一

直想要学习。不过有时候我太忙以致抽不出时间，他呢有时

也会被派到外地出差。铁路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，他们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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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是要处于随时动员的状态。扎尔基昨天就来找过我。他对

我们调走他那里的人极不满意，他说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他

们。

愿月圆猿日

今天在我经过走廊的时候，我看见潘克拉托夫、保尔和

另外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站在行政处的门口。我向他们走

过去，听见保尔正在说件不知什么的事：“那边的几个人真

该吃枪子儿了。他们居然说：‘你们根本没有权力插手干预

我们的事。在这儿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管，不关共青团的事

儿。’看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样子⋯⋯寄生虫在那儿成堆做了

窝⋯⋯”后面我听到的是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。这时，潘克

拉托夫见我来了，连忙碰了保尔一下。保尔转过头看见我，

脸色发白。他不敢再看我，慌忙溜走了。这一次他肯定会有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敢来找我了，因为他知道我怎么都不会

原谅说脏话骂人的人。

愿月圆苑日

委员会召开了内部会议，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复

杂。我不能现在就将全部情况都写出来，那是不允许的。阿

基姆满面愁云地从县里回来了。因为就在昨天，又一辆运粮

火车在捷捷列夫附近被弄翻了。如此一来我得放弃写日记

了，所以我总是写得断断续续的。今天我等保尔来学习，说

起来，我今天见过他了，他与扎尔基等五个人正在筹建一个

公社呢。

这天中午，保尔在铁路工厂里接听了一个电话，丽达打

电话给他说，因为今天晚上没事，让他去她那儿学习，题目

还是上次没有讨论完的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。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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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尔晚上到了大学环路那幢楼房的门口。他一抬头就看

见丽达住的房间的窗户透着灯光，他沿着梯子一路上了楼。

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，还没有等到里面有应答的声音，就

推门走了进去。

丽达那张床，小伙子们一般不敢坐，可这时却躺着一个

穿军装的男子。他的手枪、行军背包和红星军帽都放在桌

上。坐在他身边的丽达紧紧地拥抱着他，看起来他们正在兴

高采烈地交谈着⋯⋯这时，丽达向保尔转过了身来，她脸上

喜洋洋的。

丽达拥抱的军人一见保尔就推开了丽达，站起身来。

“让我来介绍一下吧，”丽达对保尔说，“这位是⋯⋯”

“我叫达维德·马斯季诺维奇。”还没等丽达介绍，那位

军人就大大方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，他把保尔的手握得紧

紧的。

“他是突然到的，就好像从天而降似的。”丽达一边笑一

边说。

保尔握手却握得相当冷漠。他眼中闪现出一种莫名其妙

的委屈，但那只是极短的一闪而过罢了。再一眼，他看见了

达维德衣袖上戴着的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。

丽达好像刚想要说什么，保尔就抢在她的话前声明：

“其实我今天是特地来和你说一声的，我等会儿要去码

头卸木柴。你就不要等我了⋯⋯刚好你今天有客人。好了，

就这样吧，我马上就得走了。我的伙伴们还在楼底下等我

呢。”

保尔就这么突然地进了门，又匆忙地出了门。他急匆匆

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了下来，楼底下的大门“砰”的一声关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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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后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了。

丽达看着达维德眼中疑惑的目光，猜测着说：“他看起

来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儿。”

⋯⋯在天桥的下面，长长的一口气由一台机车吐了出

来。从这台机车强劲的胸腔里还喷出了一大团金色的火星，

这团火星奇异地向上飞迸，直至在烟雾中消失不见了。

保尔身子斜靠在天桥的栏杆上，眼睛直直地望着道岔上

各种信号灯的闪光。他不自觉地将双眼眯缝起来。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保尔同志，为什么一看到丽达原来有

丈夫，你就这么痛苦呢？亲爱的同志，你不是一直以为，你

与她之间除了纯洁的友谊外没有任何关系吗，⋯⋯那⋯⋯你

怎么把这点忘了呢？嗯？”保尔责怪自己，用讥讽的口气，

“而且，万一那人根本不是她的丈夫？也许达维德·马斯季诺

奇只是她的哥哥，也许是她的叔叔⋯⋯你这样什么也不问就

给⋯⋯这也实在是太荒唐了。很明显你也与其它男人一样是

个小心眼儿。你其实只要问一问她就知道是不是哥哥了嘛！

可是如果真的是她的哥哥或叔叔，你又该怎样向她解释自己

刚才失礼的地方呢？唉，算了罢，以后你也不要再去见她

了。”

保尔的思路至此，被一阵汽笛声打断了。“不要再在这

儿瞎想了！”

索洛缅卡是一个铁路工人的住宅区，在这儿有五个人组

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。他们中有扎尔基，保尔，有头发浅

黄、性格开朗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，有机车库共青团的书记

奥库涅夫，还有铁路肃反委员会的阿尔和欣，他前不久还是

个修理厂的锅炉工呢。

—猿员—

◆ 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他们先找了一间屋子，连续三天他们都是下了班就去打

扫、擦洗、粉刷、油漆。他们整天提着桶跑来跑去，不知情

的邻居差点儿要以为是哪儿起火了呢。他们又自己动手搭了

张床，床垫是把公园里弄来的好些槭树叶塞进大口袋里制成

的。第四天，他们又把彼得罗夫斯基的画像和一幅大地图挂

在雪白的墙壁上。这么一来，整个房子看起来焕然一新了。

一堆书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搁板上。方凳呢，是由两只

上了硬板纸的木箱做成的，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挺大的台球

桌，桌面已经开始脱落。这张白天当桌子用，晚上被克拉维

切克当床睡的桌子是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从公用事务局找回

来的。同时，大家也将各自的东西搬了过来。克拉维切克是

最会当家理财的。他将全部财产都列入一份清单，一目了

然。一开始，他还想把这份清单钉在墙上，最后因遭到大家

的一致反对才作罢。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集体的财产，不论是

谁，拿到工资、口粮，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，都一律要平均

分配。属个人所有的只有武器。公社成员若违反了取消拥有

财产的规定，他就辜负了同志们的信任，就会被开除出社。

这是由社员一起决定的，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在这之外

坚持加了一条：从屋子里驱逐出去。

公社成立后来了好多人，尤其是本区的共青团活动分

子。公社的社员向邻家的院子借了一个大茶炊，为给人沏茶

用去了他们所有的糖精。大家喝完茶之后，都开始齐声高

唱：

泪水流遍了天涯海角，

我们这一生做牛做马，

但那个日子必会到来⋯⋯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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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厂女工塔莉娅。拉古京娜任指挥。她戴的红头巾微微

地偏向一边，眼睛长得像调皮的男孩，这双眼睛现在还没有

人能凑近仔仔细细地观察个遍。塔莉娅的笑声非常有感染

力。这个只有员愿岁的糊烟盒的女工青春焕发地看着生活着

的世界。大家随着她单手朝上一扬便引吭高歌起来，嘹亮得

如同吹响了铜号一般：

我们的歌声响彻四方，

我们的旗帜全球飘扬，

我们的热血在沸腾，

放射出万丈红光。

大家一直到了深夜才散去。欢声笑语，将沉睡的街道唤

醒了。

是团区委书记的伊万·扎尔基伸手接的电话。

他向围坐在办公室里高声交谈着的共青团员们大声喊：

“小声些，同志们，我现在什么也听不清楚！”

说话的音量低下去了一些。

“我正在听呢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啊！对，好，我们这就

开会，讨论内容吗，还是那个老问题：到码头上去搬木柴。

什么？没有，没有派他出去。他在。要他听电话吗？好。”

扎尔基向保尔挥了挥手：

“马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有事。”他边说边把话筒递给了

保尔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在呢！今天晚上我正好没事，你要不就

过来吧，刚巧我哥哥也乘车路过这儿，来看看我。我与他都

有两年没见面了。”

原来是哥哥！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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